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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天
在
德
國
的
卡
素
爾
市
︵K

assel

︶

看
五
年
一
度
的
德
國
視
覺
藝
術
文
獻

展
︵D

ocum
enta

︶，
今
屆
是
第
十
三

屆
了
，
再
度
見
證
了
德
國
在
二
次
戰

後
想
跟
世
界
連
接
的
殷
切
。

今
屆
的
文
獻
展
由
策
展
理
念
到
作
品
都

很
一
般
，
跟
期
待
是
落
差
了
，
但
我
心
裡

頭
還
有
一
道
落
差
，
就
是
原
本
應
該
跟
卡

素
爾
大
學
哲
學
系
白
海
因
教
授
見
面
的
，

想
不
到
陰
陽
相
隔
，
這
出
乎
意
料
的
遺
憾

使
我
這
次
來
訪
難
免
地
帶
㠥
傷
感
。

五
月
下
旬
我
們
一
起
到
中
國
徐
州
出
席

一
個
學
術
會
議
。
您
在
台
上
報
告
城
市
美

學
，
提
出
您
的
踱
步
或
遊
讀
城
市
的
美
感

觀
念
。
其
時
我
在
猜
想
您
所
提
出
的
跟
宗

白
華
的
﹁
散
步
美
學
﹂
應
該
是
有
分
別

的
，
但
現
在
我
到
了
您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卡

素
爾
市
，
卻
認
為
其
中
的
寧
靜
和
閒
適
既
然
吸
引
了

格
林
兄
弟
留
在
這
兒
創
作
，
卡
素
爾
人
應
該
也
曾
領

悟
過
﹁
散
步
美
學
﹂
的
涵
意
吧
。

您
這
個
卡
素
爾
人
也
是
帶
㠥
安
靜
閒
適
的
心
情
到

訪
徐
州
吧
，
想
不
到
會
議
來
到
最
後
一
天
的
黃
昏
，

您
會
因
為
腦
溢
血
而
與
世
長
辭
的
。
仍
記
得
您
在
最

後
午
餐
的
時
候
跟
我
道
別
，
知
我
得
先
乘
下
午
的
火

車
回
北
京
，
您
便
囑
咐
說
七
月
初
我
來
卡
素
爾
的
時

候
要
找
您
，
還
建
議
我
住
火
車
站
附
近
的E

xcelsior

酒

店
，
說
那
是
眾
人
的
聚
腳
點
。
這
回
我
真
的
入
住

了
，
依
您
的
遺
咐
，
還
在
長
長
的
房
廊
上
想
像
您
的

蹤
影
。
現
在
您
的
遺
體
還
因
㠥
種
種
原
因
留
在
徐

州
，
等
待
煩
瑣
的
手
續
辦
妥
才
得
運
回
家
鄉
。

客
死
異
鄉
的
事
情
難
以
想
像
。
您
又
怎
會
捨
得
離

開
卡
素
爾
這
個
曾
經
培
育
了
文
人
雅
士
的
德
國
市

鎮
、
對
美
學
的
研
究
以
及
學
生
們
對
您
的
愛
戴
？
正

如
我
也
意
想
不
到
因
為
您
的
溘
然
去
世
，
使
我
在
這

個
陌
生
的
城
市
裡
倍
感
惆
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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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曉
鳳

卡素爾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溫
健
騮
︵
一
九
四
四—

一
九
七
六
︶
辭
世
三
十

六
年
了
，
近
日
整
理
這
位
詩
人
的
資
料
，
找
到
他

寫
給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的
編
輯
吳
平
、
陸
離
的

一
封
信
，
刊
於
第
九
九
六
期
︵
一
九
七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
題
為
︽
本
報
老
友
溫
健
騮
的
來
函
︾，

附
有
一
小
段
﹁
編
者
的
話
﹂
：
﹁
他
從
遙
遠
的
美
國
愛

奧
華
大
學
，
給
我
們
寄
來
了
王
辛
笛
和
穆
旦
的
詩

作
。
﹂
那
是
四
十
一
年
前
的
事
了
，
重
讀
這
封
信
，
倒

覺
得
當
中
有
些
意
見
仍
值
得
今
時
今
日
的
讀
者
深
思
。

信
中
提
到
當
年
的
﹁
七
．
七
﹂
示
威
，
並
向
示
威
者

致
敬
：
﹁
香
港
七
．
七
示
威
，
雖
說
猛
遭
警
棍
無
理
打

擊
，
但
從
大
處
看
，
從
能
夠
爭
取
到
輿
論
看
，
應
該
是

成
功
的
。
中
西
部
︵
美
國
︶
的
保
釣
委
員
會
決
定
策
動

八
月
六
日
︵
星
期
五
︶
在
芝
加
哥
英
領
事
館
前
示
威
；

抗
議
他
們
的
殖
民
主
義
和
英
警
暴
力
，
遙
遙
聲
援
香
港

同
胞
的
英
勇
表
現
。
你
們
收
信
之
時
，
當
為
我
們
示
威

之
日
。
中
國
同
胞
真
是
要
敵
愾
同
仇
、
共
禦
外
侮

了
。
﹂
遙
想
一
個
風
雲
詭
變
的
年
代
，
恐
怕
不
能
說
沒

有
感
覺
吧
。

信
中
提
到
古
蒼
梧
的
︽
新
詩
的
出
路
︾，
溫
健
騮
認

為
此
文
﹁
引
起
爭
論
是
必
然
的
﹂
：
﹁
介
紹
美
式
文
化

的
樣
板
，
會
導
致
政
治
警
覺
性
高
的
朋
友
反
對
，
也
會

得
到
一
些
留
意
新
詩
發
展
的
朋
友
同
意
或
同
情
；
因
為

香
港
詩
壇
的
障
礙
多
於
助
力
，
遂
成
一
股
鬱
氣
，
多
一

種
可
能
的
發
展
總
是
好
的
。
﹂
當
時
還
沒
有
電
郵
，
仍

是
一
個
書
來
信
往
的
時
代
，
郵
遞
需
時
，
也
許
還
能
保

持
若
干
思
考
的
距
離
，
詩
一
旦
急
於
與
時
代
、
社
會
相
呼
應
，
很

多
問
題
總
是
有
理
說
不
清—

信
中
所
說
的
﹁
鬱
氣
﹂、
﹁
多
一

種
可
能
﹂、
﹁
總
是
好
的
﹂，
都
似
曾
相
識
吧
，
互
相
不
同
意
猶
嘗

試
包
容
異
見
，
說
來
也
真
的
是
好
的
，
到
了
今
天
的
網
絡
時
代
，

恐
怕
連
這
種
討
論
的
氣
度
也
沒
有
了
。

溫
健
騮
當
時
曾
提
出
另
外
一
種
看
法
：
﹁
假
如
新
詩
的
出
路
只

是
為
了
聲
色
之
娛
的
話
，
不
如
㠥
眼
於
政
治
的
覺
醒
更
重
要⋯

⋯
﹂

也
許
未
必
完
全
同
意
這
種
從
﹁
假
如
﹂
跳
到
﹁
不
如
﹂
的
論
調
，

倒
也
能
明
白
當
中
的
﹁
鬱
氣
﹂
；
他
又
提
到
﹁
香
港
是
殖
民
地
，

許
多
方
面
無
法
自
主
，
其
實
已
經
過
分
含
蓄
。
那
句
話
的
引
申
義

應
該
是
：
無
法
自
主
就
要
設
法
自
主
。
自
主
的
必
要
方
法
是
反
抗

殖
民
地
的
不
合
理
。
證
諸
七
．
七
示
威
的
警
察
暴
力
，
以
前
的
說

法
應
該
改
為
香
港
是
殖
民
地
，
凡
是
有
關
中
國
人
的
事
都
無
法
自

主⋯
⋯

﹂
這
恐
怕
就
是
四
十
年
前
文
藝
青
年
的
﹁
鬱
氣
﹂
的
一
個

源
頭
吧
。

至
於
當
時
﹁
新
詩
的
出
路
﹂
是
否
需
要
﹁
多
注
意
多
刺
激
不
合

理
的
政
治
情
況
﹂，
是
否
﹁
務
必
要
中
國
同
胞
們
多
具
政
治
意

識
﹂，
﹁
寫
作
的
朋
友
﹂
如
何
自
我
﹁
再
教
育
﹂
等
等
，
說
來
就

話
長
了
，
尤
其
是
遠
離
了
當
時
的
社
會
語
境
，
就
更
加
有
理
說
不

清
了
。

像
溫
健
騮
那
樣
的
文
藝
青
年
當
然
不
同
意
﹁
拒
談
政
治
﹂，
並

且
認
為
﹁
人
實
在
是
﹃
政
治
的
動
物
﹄，
沒
有
了
政
治
，
只
好
是

動
物
了
﹂，
可
他
認
為
﹁
即
使
他
們
下
了
水
，
我
們
也
應
報
之
以

石
頭
﹂，
﹁
至
於
有
些
創
作
的
相
識
或
不
相
識
的
朋
友
，
常
常
看

見
他
們
在
寫
個
人
的
頹
喪
和
敗
亡
而
不
及
於
任
何
社
會
的
層
面
，

自
己
總
覺
得
那
實
在
是
不
道
德
的⋯

⋯

﹂
這
些
想
法
在
今
天
看
來

也
許
不
免
言
重
了
，
今
天
社
會
上
的
﹁
鬱
氣
﹂
無
疑
比
四
十
年
前

要
﹁
剛
性
﹂
得
多
，
然
則
談
政
治
而
旁
及
﹁
新
詩
的
出
路
﹂，
在

這
個
充
滿
戾
氣
與
怨
氣
的
世
代
而
言
，
未
始
不
是
一
份
值
得
尊
重

︵
甚
或
尊
敬
︶
的
精
神
吧
。

「鬱氣」與「新詩的出路」
葉　輝

琴台
客聚

去
年
曾
去
京
參
加
一
個
活
動
。

致
電
王
蒙
，
他
以
低
沉
的
聲
調

說
，
夫
人
病
了
，
未
能
會
晤
。
我

也
因
留
京
的
時
間
很
短
，
便
只
安

慰
他
幾
句
。
希
望
他
的
老
伴
吉
人

天
相
，
恢
復
健
康
。

今
年
三
月
，
傳
來
他
的
夫
人
崔
瑞
芳

病
逝
的
消
息
，
已
第
一
時
間
發
出
唁

電
，
並
在
本
欄
寫
過
︽
王
蒙
夫
人
逝
世
︾

的
悼
念
文
章
。
不
久
，
他
就
寄
來
一
份

正
式
訃
告
，
並
附
有
兩
首
悼
詩
，
其
中

有
﹁
我
願
隨
君
經
百
世
，
君
宜
與
我
走

八
方
﹂
之
句
。

這
一
次
見
到
王
蒙
，
他
神
情
雖
然
有

點
憔
悴
，
但
經
過
兩
個
多
月
的
﹁
心
理

調
整
﹂，
總
算
穩
定
下
來
。
我
們
並
不

多
談
他
的
夫
人
逝
世
前
後
，
而
是
暢
論

時
事
，
並
互
贈
新
書
。
他
請
我
吃
的
一

頓
飯
，
吃
了
兩
個
鐘
頭
，
談
多
於
吃
，
彼
此
有
談

不
盡
的
話
題
。

過
去
無
論
是
他
來
港
，
我
赴
京
，
相
聚
都
是
兩

對
。
這
一
次
卻
是
三
對
一
，
三
個
男
人
，
一
個
女

人
，
我
帶
了
太
太
，
他
是
彭
世
團
秘
書
陪
㠥
。

他
為
他
逝
去
的
夫
人
出
了
一
本
很
精
緻
的
悼
念

冊
子
，
題
曰
：
︽
永
遠
的
崔
瑞
芳
︾。
內
裡
除
了
崔

的
大
幅
彩
照
外
，
還
附
有
她
的
兩
篇
短
文
。
其
實

不
是
短
文
，
而
是
﹁
節
選
﹂。
一
篇
叫
︽
他
來
︾，

另
一
篇
叫
︽
焰
火
︾，
崔
瑞
芳
也
是
作
家
，
但
我
只

看
過
她
贈
送
的
一
本
︽
我
的
先
生
王
蒙
︾，
讀
後
也

曾
寫
過
介
紹
文
字
。
她
也
寫
過
小
說
，
有
些
是
與

王
蒙
合
作
寫
的
，
或
者
寫
後
便
以
王
蒙
的
名
義
發

表
了
。

從
這
兩
篇
節
選
的
隨
筆
看
來
，
崔
瑞
芳
的
文
字

流
暢
秀
麗
，
很
有
女
性
作
家
的
溫
柔
爾
雅
的
風

格
。︽

他
來
︾
似
乎
寫
的
就
是
王
蒙
，
她
寫
道
：

﹁
我
曾
有
過
誓
言
，
我
曾
有
過
約
許
。
我
曾
驀
然
心

動
，
我
的
心
曾
經
充
盈
㠥
那
麼
多
春
的
豐
滿
，
我

曾
經
那
麼
樣
地
感
謝
過
你⋯

⋯

﹂
這
不
是
愛
的
宣

示
麼
。

在
︽
焰
火
︾
中
寫
道
：
﹁
他
披
㠥
棉
大
衣
去

了
，
向
那
真
正
荒
涼
的
戈
壁
去
了
，
只
留
下
了
一

個
漸
漸
縮
小
和
淡
化
的
背
影
，
於
是
，
她
呆
望
㠥

天
空
。
﹂
這
是
他
們
在
新
疆
生
活
的
寫
照
。

難
得
的
是
這
麼
一
對
情
投
意
合
的
夫
妻
，
這
麼

一
對
志
趣
相
同
的
夫
妻
，
一
對
能
夠
風
風
火
火
度

過
六
十
餘
年
的
夫
妻⋯

⋯

唉
，
崔
瑞
芳
大
姐
，
一

路
走
好
，
王
蒙
老
兄
，
請
珍
重
！

會晤王蒙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深
圳
地
鐵
11
號
線
又
稱
機
場
快
線
，
由
深
圳
市
中
心
的

福
田
站
直
達
深
圳
機
場
。
將
來
香
港
居
民
往
深
圳
機
場
，

可
以
先
坐
火
車
到
落
馬
洲
，
然
後
經
福
田
口
岸
過
關
，
轉

坐
往
深
圳
機
場
的
快
線
，
並
且
有
頭
等
服
務
，
每
一
個
乘

客
都
有
座
位
，
有
寬
闊
的
行
李
架
放
置
行
李
。

如
果
要
乘
搭
頭
等
座
位
，
上
車
前
先
用
儲
值
卡
在
月
台
的
感

應
器
上
付
款
，
似
香
港
東
鐵
頭
等
服
務
。

目
前
，
從
羅
湖
乘
坐
原
來
的
地
鐵
線
前
往
深
圳
機
場
，
要
一

個
多
小
時
，
沿
途
都
是
爆
棚
，
經
常
要
站
很
長
時
間
。
有
了
這

個
服
務
，
許
多
香
港
旅
客
都
說
非
常
方
便
。

不
過
，
許
多
深
圳
市
民
並
不
喜
歡
頭
等
服
務
。
第
一
，
票
價

增
加
一
倍
，
深
圳
的
小
白
領
，
如
何
負
擔
昂
貴
的
票
價
？
第

二
，
若
果
要
提
供
這
些
服
務
，
一
定
要
班
次
非
常
頻
密
，
車
廂

不
要
變
成
沙
丁
魚
罐
頭
。
第
三
，
市
民
的
文
明
程
度
，
應
該
達

到
自
覺
地
遵
守
地
鐵
公
司
的
所
有
規
則
，
否
則
，
在
上
下
班
的

高
峰
期
，
買
了
普
通
等
車
票
的
人
，
就
向
㠥
人
客
稀
少
的
頭
等

車
卡
鑽
進
去
，
驗
票
員
如
果
給
予
處
分
或
者
罰
款
，
一
定
會
發

生
矛
盾
和
衝
突
。
人
數
眾
多
起
哄
，
就
成
為
很
大
的
麻
煩
。

所
以
有
人
說
，
香
港
做
得
到
的
事
情
，
在
深
圳
未
必
一
定
能

做
到
。
香
港
的
機
場
快
線
，
基
本
沒
有
逃
票
的
現
象
。
原
因

是
，
香
港
鐵
路
公
司
提
供
了
一
條
東
涌
線
，
價
格
比
機
場
快
線

更
加
便
宜
，
班
次
也
非
常
頻
密
，
乘
客
可
以
有
所
選
擇
。
深
圳

如
果
在
班
次
稀
疏
、
乘
客
擠
擁
的
情
況
下
，
每
個
列
車
掛
上
兩

節
頭
等
的
車
廂
，
一
定
引
起
社
會
極
大
的
爭
議
，
成
功
的
機
會

並
不
高
。

如
果
深
圳
地
鐵
公
司
派
出
兩
名
工
作
人
員
，
在
頭
等
車
廂
外

面
站
崗
，
先
驗
票
再
放
行
，
火
車
停
留
在
站
台
的
時
間
必
大
大

延
長
，
這
樣
就
變
成
了
慢
車
，
還
算
什
麼
機
場
快
線
？
況
且
人

員
增
加
，
營
運
成
本
也
增
加
。

內
地
派
了
很
多
考
察
團
到
西
方
國
家
考
察
，
回
國
之
後
，
在
形
式
主
義
上

照
搬
，
無
論
是
工
資
制
度
、
社
會
保
障
制
度
、
工
會
在
企
業
內
的
權
力
等

等
，
都
照
足
西
歐
。
事
實
上
，
中
國
和
歐
洲
處
在
不
同
的
經
濟
發
展
階
段
，

每
個
勞
動
力
的
生
產
效
率
也
不
一
樣
，
人
民
素
質
和
國
情
也
不
一
樣
。
生
搬

硬
套
使
得
經
濟
發
展
速
度
緩
慢
下
來
，
矛
盾
也
不
斷
發
生
。
到
現
在
為
止
香

港
的
地
鐵
也
沒
有
設
立
頭
等
車
廂
，
為
什
麼
深
圳
可
以
超
前
？

深圳頭等地鐵將引起挑戰
范　舉

古今
談

原
以
為
港
澳
兩
地
只
是
一
水

之
隔
，
絕
想
不
出
到
澳
門
欣
賞

一
場
演
唱
會
也
要
經
歷
﹁
千
山

萬
水
﹂。
看
人
家
輕
輕
鬆
鬆
來

回
台
北
、
廣
州
看
表
演
，
原
來

換
到
澳
門
可
以
是
趟
慘
痛
經
驗
。

首
先
是
透
過
網
上
訂
票
以
後
，
還

有
一
大
串
手
續
要
辦
；
票
款
包
括
來

回
船
票
，
但
不
知
何
故
主
辦
方
規
定

回
程
船
票
必
須
要
在
舉
行
演
唱
會
的

酒
店
大
堂
票
務
處
領
取
，
為
免
回
程

延
誤
只
好
依
訂
票
時
主
辦
方
的
建
議

提
前
在
演
出
舉
行
前
六
個
小
時
，
即

中
午
過
後
便
抵
達
該
酒
店
票
務
處
，

以
為
可
以
換
領
在
演
唱
會
結
束
後
首

班
回
港
航
班
的
船
票
。
所
得
的
回
覆

竟
然
是
演
出
雖
於
十
時
左
右
結
束
，

但
能
安
排
回
港
的
航
班
只
有
午
夜
一
時
或
三

時
，
職
員
說
主
辦
方
本
預
留
六
百
張
十
一
時
及

十
一
時
回
港
的
船
票
，
卻
無
法
回
答
為
何
依
足

對
方
規
矩
提
前
六
個
小
時
到
票
務
處
都
不
能
換

到
。心

水
清
的
讀
者
大
概
可
以
計
算
到
，
觀
看
一

場
演
出
，
必
須
在
澳
門
逗
留
前
後
六
加
三
，
合

共
計
九
小
時
。
一
個
依
靠
遊
客
入
境
幫
襯
賭
業

為
生
的
城
市
，
刻
意
滯
留
一
個
原
以
為
觀
賞
演

唱
會
的
遊
客
在
當
地
究
竟
有
何
動
機
？
自
問
如

果
白
吃
的
，
拿
了
人
家
甚
麼
優
惠
票
或
免
費
航

班
安
排
，
個
人
是
心
甘
情
願
留
在
當
地
，
進
賭

場
、
吃
喝
消
費
、
甚
至
留
在
酒
店
咖
啡
廳
也

好
；
問
題
可
是
個
人
真
金
白
銀
拿
差
不
多
兩
千

元
買
入
場
券
，
為
甚
麼
還
要
不
情
不
願
地
，
被

合
法
被
留
在
當
地
？
說
穿
了
還
不
是
用
另
一
個

方
法
勸
賭
？

個
人
絕
對
同
意
中
央
政
府
對
澳
門
發
展
的
觀

點
，
無
論
如
何
不
能
依
靠
單
一
行
業
維
持
經
濟

發
展
，
而
發
展
優
閒
度
假
是
非
常
可
行
的
出

路
。
拉
斯
維
加
斯
九
十
年
代
已
明
白
必
須
要
綜

合
發
展
，
搞
家
庭
綜
合
娛
樂
及
會
議
中
心
謀
求

出
路
，
無
疑
值
得
參
考
。

︵
下
︶

濠江半日遊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明
天
︵
十
四
號
︶
二
時
半
在
中

商
大
廈
二
樓
︵
中
環
三
聯
書
店
樓

上
︶，
有
本
土
電
影
、
獨
立
精
神

—

回
顧
香
港
電
影
二
○
一
一
講

座
，
由
登
徒
和
我
主
講
。
香
港
電

影
評
論
學
會
剛
剛
出
版
︽
二
○
一
一
香

港
電
影
回
顧
︾，
新
鮮
出
爐
，
這
算
是
新

書
發
佈
、
延
伸
討
論
吧
。

在
編
者
序
︿
立
足
香
港
．
獨
立
態
度

—

二
○
一
一
年
香
港
電
影
回
顧
﹀
中

我
說
：

﹁
回
看
二
○
一
一
年
，
許
鞍
華
的

︽
桃
姐
︾
很
能
夠
對
應
香
港
的
主
體
性
論

述
，
這
是
一
部
充
滿
本
土
色
彩
，
對
傳

統
倫
理
價
值
有
所
反
思
的
電
影
，
北
上

拍
片
的
少
爺
，
回
香
港
照
顧
垂
垂
老
矣

的
女
僕
，
不
離
不
棄
，
影
片
承
接
粵
語

片
年
代
優
而
為
之
的
文
藝
倫
理
片
傳

統
，
許
鞍
華
一
路
以
來
的
人
文
關
懷
，

配
合
寫
實
低
調
且
凝
練
的
美
學
風
格
，

又
側
面
反
映
中
港
之
間
的
個
人
抉
擇
。

電
影
自
然
地
流
露
出
一
份
香
港
情
懷
，

成
功
打
動
本
地
、
華
人
甚
至
國
際
觀

眾
，
︽
桃
姐
︾
的
成
功
，
堪
為
我
們
的
表
率
。
﹂

因
此
︽
二
○
一
一
香
港
電
影
回
顧
︾
中
有
專
門

一
章
探
討
︽
桃
姐
︾，
收
錄
六
篇
影
評
，
再
有
兩
篇

評
論
學
會
大
獎
得
獎
評
語
長
文
，
足
證
我
對
影
片

十
分
重
視
。
︵
我
本
來
希
望
有
十
篇
的
呢
，
現
在

打
了
一
個
八
折
！
︶

所
謂
獨
立
態
度
，
是
說
二
○
一
一
年
有
好
幾
部

獨
立
電
影
集
結
，
﹁
當
中
︽
不
設
防
︾
面
對
社
會

的
虛
無
心
態
，
︽
大
藍
湖
︾
揮
之
不
去
的
感
性
人

情
，
女
性
糾
結
於
家
庭
、
回
憶
、
鄉
土
、
人
際
關

係
，
︽
康
有
為
在
瑞
典
︾
回
望
民
國
百
年
︵
相
關

的
辛
亥
革
命
電
影
還
有
︽
辛
亥
革
命
︾
和
︽
競
雄

女
俠
：
秋
瑾
︾
兩
部
︶，
改
革
與
革
命
爭
持
，
︽
一

國
雙
城
︾
再
思
中
港
、
城
鄉
、
家
國
關
係⋯

⋯

部
部

都
意
味
深
長
，
有
話
不
吐
不
快
。
﹂︵
編
者
序
︶

關
於
這
一
批
獨
立
電
影
，
我
推
介
蕭
㞫
的
長
文

︿
香
港
尋
家
：
二
○
一
一
香
港
獨
立
電
影
﹀，
文
中
以

﹁
家
在
香
港
﹂
為
主
題
，
有
相
當
出
眾
的
分
析
。

2011香港電影回顧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追求更有質量地度過暮年時光，是現代養老院
的最高理想。
最近去社會醫保保障與養老院醫療對接試點單

位──北京嘉德養老公寓辦事，所見所聞讓人頗有
感受。老闆辛文先生說：「醫保對接的政策搭建
了一個廣闊的平台。我的理想，就是把養老院辦
成一家醫療康復式的養老機構。我們不能單純讓
老人好吃好喝地活㠥，而要盡量讓他們快樂地延
長壽命。人生的每一段時光，都值得好好去珍
重。」
一片綠蔭與湖水旁，是這家養老院寬敞明亮、

剛落成不久的醫療康復中心。這裡住㠥養老院中
那些行動不便的重症老人。走進中心，見一排老
人正安靜地坐在輪椅上等待㠥午餐。他們有的患
有嚴重的老年癡呆，有的大小便失禁。然而，這
裡一點兒異味都沒有。㠥雪白護士裝的看護們環
繞在老人身邊，像對待一群老孩子般地耐心。那
些靜靜面對清亮湖水與盛開荷花的老人，彷彿回
到了混沌的童年時代。
時光安然從他們身邊溜過，再不用被家屬帶㠥

在大醫院與養老院之間奔波不停。提起這些，不
能不提這家養老公寓的大夫──郭俊女士。因為她
的到來，讓這家養老公寓的康復醫療理想得到了
頗有意義的實踐。一套針對老人的醫療康復程
序，就是她創辦的。我們在康復中心轉悠的時
候，見郭大夫正微笑㠥跟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
用手比劃㠥溝通。在這兒，即使那些因病面部生
硬的老人，見到郭大夫表情也會生動起來。隨時
掌握每位老人的身體狀況，是郭大夫每天最重要
的「功課」。
郭大夫小巧玲瓏面容清秀，雖年過半百依然朝

氣勃勃。她每天開㠥寶馬來上班，老闆半開玩笑
地說：「我們給郭大夫的薪水，不夠人家開寶馬

的油錢！」
郭大夫退休前是一家大醫院的主治醫生，退休

之後本來被北京的私立醫院高薪聘請，後來因辦
事來到嘉德，見到正忙乎得兩手是泥的辛老闆與
正一間間查房的院長王巖女士。郭大夫與夫婦二
人聊得投機，被他們的事業以及善良人格吸引，
當下決定加入康復型養老的事業。老闆夫婦見到
那一摞厚厚的資格證書，有點犯難地問她要多少
工資，郭大夫卻乾脆地說：「我不要工資！」
我問郭大夫為何如此，她說：「因為在這裡，

我能實現一個醫生的理想。」
這家正在開拓期、帶㠥慈善色彩的民營老機構

的確付不起私立醫院那樣的高薪，可是這裡能給
有志者一個實現理想的平台。醫療康復型養老，
即使對國內官辦大型養老院來說，也是個正在探
索的領域。郭大夫來的第一件事兒，就是幫助跑
醫療衛生從業許可證。雖然是試點單位，可一個
個章蓋下來也累得夠嗆。為了讓硬件全部合乎條
件，郭大夫甚至把自己家裡的昂貴醫療設備都無
償捐給了養老院。
郭大夫說：「這些被送到養老院的老人，是最

需要別人關愛的，我願意付給老人愛。以前在大
醫院當專科醫生的時候，整天在病人的包圍中診
病、開藥方，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來，沒有精力去
關愛每位病人；現在，每天我都能從容地觀察每
位老人的身體狀況，細心地為他們排除病痛的困
擾。」
提起郭大夫的敬業精神，員工們都很服氣。比

如，有位老人因為腸道慢性病久治不癒長年渾身
惡臭，被別的養老院勸退後來到嘉德。入院後，
護工和其他老人也都受不了難聞的氣味，紛紛訴
苦，家屬無奈打算把老人接回家等死算了。可郭
大夫經過細心觀察，發現老人的腸胃病是因為缺

乏一種維生素造成了腸道菌落紊亂，於是就試㠥
給老人服用這種維生素。沒想到經過一段時間的
治療後，老人的病竟然痊癒了。現在那位79歲的
老人乾乾淨淨，高高興興，見到大夫就做新疆舞
的優美動作以示感激，家屬也感激不盡。
養老院裡不少老人都有疑難病，去擁擠的大醫

院，往往難得到更精確的診療。可是在養老院，
駐院醫生通過細心觀察，往往更能讓老人得到恰
當的治療。雖然養老公寓的康復醫療不可能取代
醫院的專業診療，卻能起到很好的橋樑互補作
用。
我問郭大夫：「這樣的行醫方式，有沒有挑戰

性？能不能實現你的醫學理想？」
郭大夫說：「當然有挑戰性。以前我雖然當過

內科主治醫生，但因為內科分工較細，各科面對
的病例並沒有那麼雜。養老院集中了各種老人
病，在這兒當大夫一定得比全科醫生懂得更多，
總是有很多新東西可以學。比如很多老人有糖尿
病，因為個體差異每位老人的臨床表現都不同，
治療以及調理的方式也都不同，可鑽研的學問很
多呢！」
我問：「沒想到一些新的醫學實踐可以登上醫

學雜誌嗎？」
郭大夫笑㠥說：「在老人院從醫，不能想㠥

『名利』二字，沒有一個病例能讓你一舉成名，可
解除了老人的痛苦，卻能讓你感覺自我價值的實
現。這就足夠了！」
我想，愛心，是比專業精神更偉大的東西。
每天清晨，郭大夫會早早來到養老院，每個房

間走上一圈，給每位老人量血壓聽心臟把脈，讓
每位老人的身體情況瞭然於胸。老人該吃什麼
藥，減什麼藥，應該怎麼調理，也都心裡有數。
以前養老院不能使用醫保卡報銷時，很多老人經

常被家屬接出去看病，一開藥就是一千甚至幾千
塊錢，回來讓護工給按方吃藥就行；而現在，很
多老人都在養老院的醫務室開藥，有的每月只開
十幾元的藥就解決了問題。這樣既方便了老人，
也給國家節省了大筆醫藥費。
說起郭大夫的敬業，人們都很感慨。一天半夜

一點多，有位老人突發心肌梗塞，郭大夫接到電
話立即趕到養老院，邊等120急救車邊採取緊急措
施，及時把老人送到醫院，最終挽回了老人的生
命。很多入院老人都患有白內障，以前不敢或怕
麻煩沒有去做手術。眼睛不好，人也精神不起
來。郭大夫見此情景，積極動員有白內障的老人
趕緊做手術。手術之後，老人們的眼睛恢復到1.2
甚至1.5，看清了周圍的一切。他們說：「原來郭
大夫跟院長都長得這麼漂亮呀！」
郭大夫家裡經濟條件很好，她又愛好廣泛，愛

人曾勸她退休了就充分享受生活，去唱歌跳舞旅
遊，可是郭大夫卻不願意這麼消磨時間。她說：
「一個醫生退休的時候正是年富力強、經驗最豐富
的時候，為什麼不拿出來奉獻給社會，做一些自
己認為最有意義的事兒？我感激老人們給了我付
出愛心的機會，每天快樂地工作，這樣的福氣不
是金錢能取代的！」
郭大夫的境界，讓人肅然起敬。

醫療康復型養老院可行

■郭大夫在與有語言障礙的老人交流。

作者提供圖片


